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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录早

最近几天，总想起父亲给我的
一双草鞋。

记得每到快过年时，他都会唠
叨几句“早儿，把我给你的那双草鞋
发个视频，我想看还在么？”

父亲说完这句话，我就明白他
的心事，也是想让我们一家人都回
老家过年，只是不便明说罢了，但每
一次都让他失望。一次一次失望
后，守望在老家的父亲，如今这份念
想也成了每到过年唯一的奢望。

父亲的草鞋，是一双用车轮胎
的旧皮改造的，在春夏秋三季就穿
这双草鞋在丘陵田地劳作。

那是我们结婚前的一个晚上，
我和爱人订了婚，决定定居东北。
父亲听说后，也没反对。“你在那边
工作在那里安家，老远的，没别的给
你，带一双草鞋吧，想家了就拿出来
看看！”面对他虽有不舍，也不好多
说的样子，我坐在火桶里，心里无比
愧疚。一双草鞋也就答应了他，我
走到哪就带到哪，身上有它就有
根。人生莫不是这样呢？

对于草鞋，小时候我也穿过，上
学时、玩耍时都穿。每年过完元宵
节天暖和就开始穿草鞋，一直穿到
秋天收割完晚稻。

十岁时的一个春天，蓝天白云，
气候温暖，田垅里长满了绿油油的
草籽和盛开着满目金黄的油菜花。
周末的下午，放学回家吃完午饭，父
亲安排我去扯猪草。

我同村里几个小伙伴背上筛篮
来到了山脚下的小河滩上，第一件
事就是开始卷起裤脚下河捉泥鳅、
摸螃蟹。

水很清澈，我们小心地一步一
步摸索，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翻。从
午饭出来摸到太阳西下，雪峰山峦
浮现一片火红的晚霞。

看到天色已晚，竹篮里还是空
空的。柱子说：“弟兄们听我指挥，
上斗山冲去割草籽，摘油菜叶子，塞
满筛篮就撤！”我们觉得主意好，就
开始去偷菜叶。

“早仔放哨，老规矩！”我个儿最
小，小伙儿就安排放哨，沙岸上有一
棵小白杨树上，我爬上去坐在树杈上
眼皮都不敢眨一下就瞪着田垅山径。

约二十分钟后，我突然发现一

个大人好像是刘叔，只见他扛着锄
头往我们这边赶来。刘叔是隔壁大
队的巡山员，人高五尺有余，身板硬
朗，大眼浓眉，看上去凶神恶煞的。

我马上发出信号“咕咕，咕咕”
做鸟叫！柱子听到后挥手下令

“撤！”他数我们当中个儿大、年龄
大、胆子大，是我们几个娃仔里的老
大。他帮我背着筛篮直奔白杨树下
赶来，我溜下树接过筛篮，撒开腿丫
子猛逃，慌乱逃跑时丢了草鞋，被巡
山的刘叔捡去了。

那 时 候 一 双 草 鞋 二 块 五 角
钱，可是家里大大（爸爸）的两天
工分钱，大家伙心里憋屈，决定偷
回草鞋。

此时，太阳已经下山，雪峰山
峦上火红火红的，慢慢变成一片青
黛色。后来月亮和星星也出来了，
躲在天空的云朵里偷窥。我没有
鞋，还是继续放哨。直到晚上八点
多，看到柱子，猴子，石头哥返回来
了。手里提着两只草鞋。我见到了
草鞋，悬着的心夯实了。

那一天，我一到家就挨了父亲
几篾片，打得我嗷嗷哭叫，还是母
亲出面救了我。母亲听到我哭叫
声，就从堂屋出来，父亲只好放下
篾片。

第二天我才明白，刘叔早派人
送鞋回来了，我们偷回来的鞋拿错
了。只听父亲说“几个娃仔小不大
懂事，往后好好看管好！再说溪水
潭水深，我们都要相互看住，我家孩
子损坏了你们的庄稼我照价赔偿，
拿错的草鞋也带来了还给你们。”我
听完父亲的话，想到父亲还帮我们
说话。内心顿感愧疚，也明白了在
家教导我的那一片苦心。其实漫漫
的一生，只有父母的慈爱是一辈子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父 亲 从 小 就 对 我 管 得 很 严
格，教我不贪小便宜，做人要厚道
要守规矩，至今都深深印记在我
的脑袋里，待人处世来不得丝毫
怠慢与贪婪，我也感恩母亲对我
的怜爱。

一双草鞋，陪伴我度过了天真
的童年，懵懵懂懂的青少年，直到高
中毕业。后来生活好点了也换上了
解放鞋，漂亮胶底凉鞋。只有父亲
春夏秋三季还是穿着那双旧草鞋，
一直到干不动重活了。

父亲的草鞋

申云贵

老砌匠姓刘，他在乡下砌
了40多年房子，砌的墙误差都
在3毫米以内，手艺响当当。

老砌匠手艺虽好，却是一
个“百步大王”，从没出过远门。

老砌匠的堂侄二顺在城里
当包工头，老是撺唆他去城里
砌房子挣钱。这年，老砌匠被
二顺说得动了心，不顾年事已
高，跟着二顺进了城。

一晃半年过去了，老砌匠
在城里还算顺顺当当。

这天收了工，老砌匠正在吃
晚饭，二顺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的
皮包，慢悠悠走到他身边，说：

“叔，今天的楼梯踏步板你安得
太好了！”二顺话中那个“太”说
得特别响亮，说完后，扭头就走。

老砌匠听了二顺的话，狠
狠嚼了几下嘴里的饭菜，好像
嚼出了什么味道，一张像被煎
焦的大饼似的老脸瞬间变成了
暗红色。

还剩下小半碗饭，老砌匠把
它倒进了潲水桶，和衣躺到旧模
板搭的床上。工友问：“咋了？
感冒？”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扯

起被子的一角盖在“大饼”上。
工棚里的工友打起了呼

噜，老砌匠像只耗子一样悄悄
溜了出去。

月光从人行道上樟树的枝
叶间漏下来，跌在烂砖碎石上，
碎成一地玻璃碴子。

老砌匠到了楼梯间，按亮
电筒，用手一级一级摸下午安
装好的楼梯踏步板。果然，最
后一级刮手，摸出卷尺一量，突
出了8毫米。老砌匠惊出一身
冷汗：幸好今晚来看一下，不然
就出丑了。

老砌匠重新安装了最后
那一级楼梯踏步板，为稳妥起
见，站在上面使劲跺了跺脚。
没想到这一跺跺出了祸，“轰”
的一声，踏步板断了。老砌匠
随着断掉的踏步板重重地掉
到了地上。

老砌匠头上摔了道口子，
身体多处“挂彩”，他住院了。

二顺提了一网兜水果来看
老砌匠，一进病房门就埋怨：

“叔，你昨夜那么晚了还到工地
上去做么子？还好，伤得不重，
万一摔出个三长两短，我的损
失就大了。”

老砌匠躺在病床上，“大
饼”上闪过一丝羞赧：“哎……
这……搭帮你提醒了我，偷偷
去返工。”

“我提醒你啥了？”
“你说‘叔，今天的楼梯踏

步板你安得太好了’，我估摸有
问题，就去检查，果真最后一级
踏步板冒出来 8 毫米。对了，
还有一件很严重……”

“哎，你的楼梯踏步板确实
安得好，我的意思是你安得太
好了费工夫，马马虎虎就行，你
咋就想歪了呢？还去返么子工
噻！”二顺打断老砌匠的话，走
几步，将嘴凑近他耳边，“叔，在
外面做事心眼不要太死，别说
只冒出 8 毫米，冒出 1 公分、2
公分也莫事，又死不了人。完
了工，票子进了荷包，拍屁股走
人，只要运气好，一点事都莫
有！千万莫讲么子良心，你讲
良心，钱不讲良心！”

“啊……”老砌匠双眼瞪得
像两个铃铛，嘴巴像刚捞出水
的鱼似的张了几下，却没吐出
一个字，“大饼”也起了变化，由
黑色变成灰色。

一个星期后，老砌匠出
院了。

工地上出了一件大事。原
来不知谁到质监局告密，说二顺
工地的楼梯踏步板都是假货，里
面只放了一根小铁丝。质监局
的人到工地一检查，不但查出楼
梯踏步板不合格，还查出空心楼
板也有问题，要大面积返工，还
要罚款，二顺损失惨重。

老砌匠听说了这件事，一
会坐床上，一会蹲地上，显得惴
惴不安。折腾了一阵子，起身
向二顺住的房子走去。走到二
顺的房门口，正要敲门，只听二
顺在发脾气：“肯定是熟人，不
然怎么知道楼梯踏步板里只放
了一根铁丝？他娘的，背后坏
老子的事，太没良心了，养条狗
也只咬生人！知道是谁干的，
老子放火烧了他的猪窝！”

老砌匠吞了几下口水，慢
慢放下举起的右手，垂下头，返
回了工棚。

下午，老砌匠收拾好行李，
要回家。工友问他怎么了，他
说：“我崽捎信来，说我年纪大
了，不准我在外面做事，从今以
后老子就是饿死也不来城里砌
房子了！”

老砌匠说完，“大饼”由黑
变成了暗红。

胡馨月

怡然自得
坐在沙发上的父亲
一脸慈爱望着我
看得我有些不安

我知道
父亲一路风霜雨雪
从乡下的放牛娃开始打拼
变成了大学教授

在邵阳李子园
这个书香四溢的地方
又将我培养成了
他希望看到的样子
这对于很要强的他来说
肯定是莫大的安慰

三十多年
与父亲相处
相亲相爱的日子
留下了许多

抹不掉的美好记忆
血浓于水的亲情
维系着
掐不断的牵挂

看着静静地
坐在沙发上的父亲
他幸福和安详的状态
令我陶醉
也许今后的岁月
还会有风雨
只要能与父亲长相守望
我相信，未来的日子
一定会充满阳光

坐在沙发上的父亲

老砌匠老砌匠（（小小说小小说））


